從劉曉波看中國變局
莊萬壽

劉曉波之能得和平獎，最後的推手，正是中國政府。當舉世皆曰：釋放劉曉波、推薦劉曉波獲獎之際，中國則一再放話恐嚇，顯示中國當局的惶恐與焦慮。


中國人十幾億，沒有人得過諾貝爾獎，而第一個得獎，得具有道德情操性的和平獎，居然是被政府關在監獄中的「顛覆國家」的「罪犯」，這無異對中國政府的再審判。中國對內封鎖消息，對外官媒英文環球時報說：「淪為反華工具，鼓吹分裂，甚至(如蘇聯)瓦解。」這種憂慮其來有自。


中國從反孔的文革到鎮壓六四之後，經濟文化上，改轅易轍，走資本主義、孔儒思想，企圖用經濟發展、封建倫理來鞏固一黨專政。然而沒有法治制衡，高幹太子黨橫行，一%人口擁有70%財富(北京清華大學政經中心報告)，而城鄉失衡、土地汙染，反映著如《零八憲章》所主張要改革的社會現象。

台灣多以為中國始終是一個專制的國家，中國人無可救藥。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國二千年儒教與王權結合的同時，有一股以老莊批判精神為核心的反儒的自由思想存在，讓中國在辯證中發展，五四運動到六四，基本上是一脈相傳。如今，號稱「共產」的中國，出現了比資本主義更慘酷的剝削，刺激了更多的知識分子、中產階級的覺醒，這就是潛伏的六四民主根苗，得以蓄勢再發的有利條件。劉曉波獲獎，中國當局權力鬥爭的醜態恐會現形；而民主的吶喊，將散播城鄉的街道。

中國之所以集權的歷史因素是天朝中心。與大一統論，具體的說是併吞了眾多異語的民族，沒有中央集體，不足以穩定秩序。劉曉波提出修憲，建立「中華聯邦共和國」，這對中國內部各省不失為務實可行的出路，但不能把台灣扯進去，台灣人堅決反對。事實劉氏仍然低調，不敢提民族自決，不敢提放棄共產主義，還在說「中華民族」，這並非徹底的自由主義言論。然而中國當局已難容忍，進一步的反撲、鎮壓，自可預料。唯明眼人透視中國崛起，色厲內荏，心靈是極為脆弱的。中國經濟大致已融入世界，但政治民主化，它不能永久自外於世界，尤其中國內部人民要變，而非僅是簽署劉曉波《憲章》三○三人而已，當劉獲獎傳出，不少支持知識份子，不畏公安的淫威，在北京舉牌祝賀，有的失蹤了，「天安門母親們」公開出來譴責，而國內又有一批作家、學者徐友漁、崔衛平等一百多人，聯名要求政府反省。毛澤東曾強調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」，正又是今日中國大地的寫照。這正是中國當局惶恐、焦慮的主因。中國會變，台灣必先了解中國，認識中國文化歷史政治，以觀其變。當然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，與中國沒有瓜葛，但不能無視中國的情勢，請參見拙作〈霸權與民主的文化辨證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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